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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铜钱

　　粮子来了，大家快
逃命。
　　消息像风一样，带
着急促、挟着恐慌顷刻
传遍了杉木桥。杉木桥
人把当兵吃粮的人称粮
子。一九二六年十月，
广西军阀沈鸿英率部
五千余人攻打荆都古
城，途径杉木桥，烧杀
抢掠，无恶不作，乡民
不得不躲进山林逃命。
时光像天空的云彩，然
而粮子烧杀抢掠的惨景
仍然凿刻在当地人记忆
中，时不时从睡梦中惊
醒，全身颤抖惊怵。
　　消息从田角地头、
小溪树林钻进大大小小
的耳朵，乡民无不面露
恐惧，纷纷回家收拾细
软。随着“吱吱呀呀”
的闭门声，大家提篮挑
担，惴惴不安逃亡山林，
逃难的人流走几步又停
住，按按胸口，回头向
村庄张望，脸色如同积
雨云阴沉凝重。
　　十六岁的牛牯正在
地里拔萝卜。今年牛牯
家的萝卜长势好，叶子
青翠，萝卜又白又嫩。
牛牯家里养了一头水
牯，萝卜人吃，叶子喂
牛。
　　望着逃向山林的乡
邻，牛牯再也无心拔萝
卜，脚步匆匆赶回家。
父母早已回到家中，手
忙脚乱捆好了几个包
裹。一见牛牯，赶紧催
他拉着弟妹外出躲藏。
爷爷奶奶年纪大，闭门
守家。
　　暮云四合，乡邻陆
续躲进了山林，恐惧在
林子上空弥漫，沉甸甸

压在逃难的乡民头上。
大家倚靠树干，缄口不
言，三三两两席地而坐。
胆大的拨开荆棘，穿过
灌木丛，睁大双眼张望
夜幕笼罩下的村庄。村
庄黑魆魆，没有人语，
倏忽几声犬吠，搅动着
人心。人在山林，心却
惦记着家中的老人，还
有粮食和地里的庄稼。
夜色越来越浓，牛牯听
见父亲隔一阵就小声呼
唤自己。牛牯知道，那
年二叔被沈鸿英的部队
抓了挑夫，半路逃跑，
被开枪打死。父亲失去
了弟弟，更担心现在自
己的安危。
　　牛牯是乡邻给他取
的小名，他的大名叫乔
云松。牛牯家里养了一
头大水牛，他和水牛朝
夕相处，白天放牧，晚
上用艾叶熏牛虻。牛牯
和水牛亲如兄弟，乡邻
戏谑他称牛牯。傍晚回
家后，牛牯在父母的催
促声中只顾拉着弟妹躲
藏，慌乱中却忘记了水
牛还在河滩吃草。山林
静悄悄，静得牛牯能听
见父亲的鼾声。躺在山
坡上的牛牯担心水牛被
粮子吃掉，心里泛起了
酸楚，酸楚中又下定了
决心：趁着夜幕潜回河
滩找回水牛。
　　牛牯担心父母阻
拦，轻手轻脚悄悄离开
了山林，沿着来路深一
脚浅一脚向村庄摸去，
慢慢临近了杉木桥。牛
牯住的村庄前有一条
河，河上凌空架设了风
雨廊桥，叫杉木桥。杉
木桥青石砌墩，桥墩间

横着粗大的圆木，圆木
上覆盖着青条石。杉木
桥怕是上了年纪，青条
石上竟凹陷了浅浅脚
印。只有屋顶盖着的灰
瓦，陈旧的木檐木柱，
告诉大家这是座风雨
桥，能避风挡雨。
　　牛牯隐隐看到桥头
有人影晃动，他不敢过
桥，从下游浅水摊过了
河，小心翼翼上了沙滩，
他像夜猫子一样悄悄潜
行。牛牯不敢呼唤，张
目逡巡，倾耳谛听，终
于听到了“噼噼啪啪”
声。牛牯顺着声音寻去，
发现水牛躺在柳树林中
的草地上，尾巴在背上
来回拍打，驱赶蚊虫。
原来声音是从水牛背上
发出来的。
　　牛牯窃喜，同时更
担心水牛，他决定留在
水牛身边。河水汩汩流
淌，夜空有星星闪闪烁
烁，牛牯睁一会眼闭一
会眼，看看水牛，望望
天上的星星。瞧着瞧着，
牛牯眼皮不断打架，慢
慢合上了。
　　一觉醒来，天已大
亮，牛牯发现水牛正在
低头啃草，悬着的心
落了地。牛牯正想回山
林，远远瞧见父母向自
己走来了。牛牯对着父
母大声喊，挥手打招呼。
父母一前一后过了杉木
桥，脚步匆匆来到牛牯
跟前。牛牯问，粮子走
了吗？父母告诉他，天
刚亮，我们就看到粮子
走了，才敢回来。儿子，
昨晚你什么时候离开
了，我们找了你好久，
又不敢大声喊叫，生怕

你像二叔一样被粮子抓
走了。听到父母抱怨，
牛牯红着脸说，我回来
找牛，忘了告诉你们。
牛牯扯了个谎。
　　乡民陆陆续续从山
林回家了，牛牯也跟着
父母回到了家中。爷爷
奶奶说，昨天傍晚你们
走后不久，粮子就进村
了。他们很和气，不打
人骂人，也不抢东西，
在河边煮饭炒菜，在祠
堂、屋檐下和桥上铺开
被子睡觉，天亮就离开
了……
　　乡民从来没有看到
这样好的粮子，都很纳
闷。不久，有人看见桥
头的青石上用红土写着
“共产万岁”的标语，
大家才明白这些粮子是
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早餐后，牛牯又去
地里拔萝卜，远远发现
地里的萝卜不见了，
只稀稀拉拉留下一些叶
片。牛牯很生气，心想，
是谁偷走了萝卜呢？心
里忍不住想骂娘。牛牯
怀着愤懑下到萝卜地
里，突然双眼一亮，拔
走萝卜的土坑里躺着一
个个铜钱。想起爷爷奶
奶说过的话，牛牯知道
这些铜钱是昨晚路过的
粮子留下的。
　　红霞点缀着东方，
太阳喷薄而出，遍地朝
阳。阳光洒在铜钱上，
抹了一层金，璀璨夺目。
牛牯静静伫立，摩挲着
圆圆的铜钱，仿佛看到
昨夜的萝卜地里，粮子
弯腰弓背拔出萝卜，又
从口袋里掏出铜钱放入
土坑。太阳越升越高，

大地一片明艳，望着粮
子远去的方向，牛牯陷
入了沉思。
　　牛牯弯腰捡好铜
钱，偷偷留下了十几个
藏在口袋中，其余的交
给了父亲。吃完早餐，
牛牯告诉父母进城买东
西。他不敢告诉父母真
相，怕他俩阻拦。出门
后，牛牯向着粮子前进
的方向拔腿追去。
　　天空的太阳红得晃
眼，牛牯迈开大步追赶
着队伍……
　　多年后，荆都古城
回来了一位叫乔云松的
老红军，住在“军干
所”。老红军脸上有疤
痕，还缺了一条腿。他
被人用轮椅推着，到机
关单位、学校的礼堂讲
红军的故事。他说当年
那些粮子是红七军的部
队，百色起义后，红七
军主力转战桂、湘、赣
边境，历经无数次战斗，
行程万余里。一九三二
年二月，红七军进入中
央革命根据地，编入红
三军团。老红军还说自
己当天没有赶上队伍，
饿了就拔地里的萝卜充
饥，把铜钱留在土坑里
继续追赶，终于当上了
红军。长征途中湘江战
役打响后，装在上衣口
袋里的几枚铜钱救了自
己，留下了一条命。从
此，这几枚铜钱如影随
形，跟着自己南征北战，
再也没有离过身。说完，
老红军把手中的铜钱朝
大伙儿晃了晃，台下就
响起狂风刮过树叶般的
“哗啦”掌声。

■ 夏太锋（湖南）

　　元旦过后，春节
悄然临近。
　　周一一上班，卢
局长就把办公室江主
任唤来，“周三没接
到什么会议通知吧？”
江主任回道：“暂时
还没有。”
　　卢局长便说：“那
周三我们把年终总结
表障大会开了，你发
个会议通知下去，局
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参
会，乡镇站所长到会，
各部门负责人每人对
本部门工作在会上进
行小结，发言控制在 5
分钟内，会议安排一
天时间。”
　　卢局长交待完毕，
江主任答：“好的。”
转身离去。
　　江主任轻车熟路

把会议通知拟好，发
在局工作群里。
　　周二，正当江主
任领着办公室几人，
开始忙着做会议的各
项准备工作时，省厅
发来份传真，通知在
周三召开全省安全生
产和应急管理视频会
议。
　　江主任马上拿着
省厅的会议通知找到
卢局长，卢局长看了
一眼，发话说：“安
全生产无小事，你马
上按省厅的要求把会
议通知发下去，我们
单位的大会就推至周
四召开吧。”
　　然而，周三上午
刚开完会，到了下班
时间。办公室负责收
发文的小郑，又匆匆

会议通知

■ 廖安生（江西）

天姿国色气自清 摄影 |江光雄（湖南）

　　“轰隆、轰隆……”。盛
夏的一天深夜，老天爷一反常
态，乌云密布，阵阵惊雷咆哮
着滚过方圆百里市区的上空。
接着，一阵狂风把天捅了一个
大窟窿，暴雨倾盆而下，仿佛
要洗尽这尘世间的所有尘埃。
从未如此疯狂的雷声雨声风
声，惊扰了男男女女的美梦，
孩子们吓得直往父母的怀里
钻。
　　“啊！”不知是惊雷，还
是噩梦把原某集团公司采购部
总经理闻姬惊醒，她霍地一下
坐起，脸上没一点血色，惨白
惨白的，额头和后背渗出一粒
粒细小的汗珠，双眼恐惧地望
着窗外，呢喃道：“倒查二十年，
倒查二十年……”
　　三年前，闻姬从领导岗位
平安着陆。按常理，无官一身
轻，退休后的她是该好好享受
天伦之乐，颐养天年了。可是，
不知为什么闻姬却天天心神不
宁，烦躁不安。特别是中纪委
2020 年初发布领导干部违法违
纪将倒查二十年的消息后，她
更是忐忑不安，仿佛大祸会随
时降临在自己的头上，并因此
而患上了抑郁症，整天大门不
出，二门不迈。即使出门，见
到左邻右舍，她也没有一个笑
脸，不打招呼，而是默默地低
着头一个人来去匆匆。
　　对此，左邻右舍百思不得
其解，只有老伴老刘才知道她
的心事，但却苦于无法向他人
诉说。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闻姬
躺在床上，双眼迷茫地盯着天
花板，一动也不动。老刘也没
半点睡意，坐在床头，一根接
一根地抽闷烟。半晌，她坐起
身来，披了一件衣服，拿了一
支烟也开始吞云吐雾。自打退
休后，以前讨厌抽烟的闻姬居
然也学会了抽烟，而且烟瘾越
来越大，这几天抽的烟甚至比
他还多。老刘知道她心烦，便
没有阻拦她，只是轻声地问道：
“你打算怎么办？”
　　闻姬没有回答，扔掉烟头，
又抽出一支烟，将其点燃。
　　沉默，死一般地沉默笼罩
着整个卧室……
　　第二天上午，老刘实在承

下转 12 版

忙忙给江主任递来一份传
真，“这是明天部里的会
议通知。”
　　江主任仔细看看，才
知部里通知明天，也就周
四，召开全国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倡廉视频大会。
　　江主任急忙去找卢局
长，卢局长刚关上办公室
大门要走了。江主任简短
跟卢局长汇报了部里会议
通知内容，卢局长皱皱眉，
说：“年关将近，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能

松懈。那明天就按部里的
要求通知参会吧，我们单
位的大会顺延至周五。”
　　事有凑巧，周四下
午，市局办公室马主任亲
自给江主任打来电话，告
知周五召开系统全市干部
大会，并称本来这个会早
就想开，无奈部里、厅里、
市委、市政府一直有会，
市局严局长脱不开身。马
主任还郑重提醒说：“新
上任的严局长，很严肃。
你们一定要注意会风会

纪，给严局长留下一个好
印象。”
　　卢局长去县里开会
了，江主任只好拨通他的
手机，汇报市局的会议通
知，这次一向很有涵养的
卢局长也忍不住火了，说：
“他妈的，现在开通了视
频，上面天天叫我们开会，
我们基层自己开个会怎么
就这么难！”
　　待卢局长发泄完，江
主任嗫嚅着问：“哪我们
的会是否推迟到下周？”

卢局长说：“开个屁，下
周一一天县里都有会，周
二至周五县里又开两会，
过了春节再说！”
　　江主任正欲挂电话
时，那头又传来卢局长的
指示：“今后我们局里开
大会，你们办公室先问问
上面有没有会议安排。”
　　江主任摇摇头，心想：
问市局倒可以，省厅和部
里哪里问得到。

煎熬
■ 陈新生（河南）


